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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自然认知水平、技术水平、社会生产方式等因素对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塑造作用入手，分

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其原因，以及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科技进步、教育转型、产业

结构变革等几大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科学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与现代化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互为表里。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拒斥科学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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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变革与现代文化的形成

苏　湛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

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

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1] 文化具有两大特性：

其一，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具有历史连续性；

其二，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更是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产物，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

地演化，反映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与社会心理需求。

科学文化是科学革命以来逐渐兴起的一种社

会文化，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与文艺复兴

后兴起的实验哲学方法论以及近代早期新兴工商业

阶级的进取精神（即所谓“新教伦理”）相交融的

产物。科学文化的核心特征是理性，“就其本质属

性而言，科学文化是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理性

文化。”[2] 同时与古典理性主义相比，其又具有关

注现世、强调实证、相信人类在心智和智识上进步

的可能性，并明确地以追求这种进步为目标等特征。

科学文化的诞生与现代社会的兴起相生相伴。它是

现代社会的产物，也将是现代文化的必然归宿。

1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之间的

关系已被前人反复论证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学、

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很多古代民族的

曾经被认为是神圣的、神秘的、独特的“文化传统”，

都有符合当时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认知水平的

实用性起源。同时还有很多证据表明，相似的经济

模式导致的社会文化的趋同演化要远胜于因种族、

地理区隔和历史发展路径造成的“文化鸿沟”。正

如很多作家感叹过的：东西两个半球上的大都市之

间的相似程度，甚至远胜于这些大都市与本国乡村

之间的相似程度。

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经常被与“民族”

一词联系在一起，而“现代文化”经常被与“西

方”相联系，由此就使得这场发生在时间维度上

的文化转型，被解读成了空间和血统论意义上的

文明对抗。但如果跳出民族史或国别史的狭小视

野，将人类文明的演进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就

会意识到，当代人类文化冲突的关键不在于东方

对抗西方，也不在于一种信仰传统对抗另一种信

仰传统，而主要是传统经济模式、生活模式、社

会组织模式与它们的现代版本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这种冲突同样出现在欧美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且

至今仍然余波未息。

简要概括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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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显著改变。

首先，在经济基础上，支柱产业由农业转为工

商业，工商业人口比例显著提高，工商业产值在社

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占到压倒性优势。而以现代科学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工业化进程，既是辅佐工

商业登上支柱产业宝座的利剑，其本身又因工商业

资本的壮大而得到促进。

其次，主导经济模式由小农经济转向商品经

济，社会分工和协作的规模极度增大、程度极度加

深，经济循环的流程加长，原本各自独立的局域经

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无论人力、物力

还是财力，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乃至全球配置成为常

态。

再次，在知识和思想领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

（即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广泛普

及。人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应对自然风险的能

力不断加强，由此导致了对传统神学和神秘主义思

潮的祛昧。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随之代替蒙昧主义

和宗教虔信，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最后，生产和军事技术的变革彻底改变了社会

政治生活中的力量对比，使传统社会中基于封建土

地所有制的资源与权力分配模式让位于流动性更强

的资本，并表现为将国家、领土乃至人民视为一家

一姓之私产的封建国家的解体，与主权在民的民族

国家的诞生。

现代文化相对于传统文化的诸多殊异之处，正

由上述社会变迁所塑造。首先，对于以农为本、从

事家庭式劳作的传统社会而言，家庭既是基本生产

单位又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与此同时，绝大部

分人的居住社区与劳动场域相互重合。这就决定了

家庭和社区——这二者在传统中国又共同地组构为

宗族——在基层社会的治理和人力资源的调配中起

着组织核心的作用。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文化必

然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血亲关系、强调父权。

传统中国社会是如此，同样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罗

马文明在这方面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现代工

商业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与合作的需要，劳动力

被聚集到工厂等劳动场所。家庭由此不再扮演生产

组织者的角色，由此也失去了对劳动力资源的控制，

从而导致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降低。这一方

面导致了传统宗族社会、父权社会的解体，另一方

面也造成了家庭关系疏离、家庭结构失稳等现代社

会病。在针对美国等西方成熟工商业社会的研究中，

经常发现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相对于本土人口有

更紧密、更稳定的家庭关系和更庞大的家庭规模 [3]，

其原因正在于此。而对于我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

以来国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人力资源的跨区

域配置越来越成为常态，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家

庭结构的破碎、解体，所谓的“空巢”问题正是其

直接后果。

其次，在小农经济模式下，一个自给自足的

小规模农业社区可以长期稳定地独立存在。这样

的一个社区，结构简单、成员稀少，成员间互动

频繁、相互熟识，且大多沾亲带故，默会性的道

德行为规范因此能够发挥较强的约束力。由此形

成的文化必然重人情、倾向于利用道德、礼法等

柔性行为规范来约束社群成员。而高度发达的商

品经济导致陌生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成为常态，经

济体规模的扩大更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

柔性规范几乎不可能有效发挥约束作用。在这样

一个社会中，要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保证陌生

人之间有效合作、共同维持社会运转，就需要更

具刚性的契约和法律。传统文化讲人情、讲关系，

惯于以标准模糊的道德礼法、纲常伦理约束人、

衡量人，而现代文化重律法、重契约、重书证，

其反映的正是适应小规模农耕社会和适应大规模

商品经济社会的不同社会治理方案。

又如，在以简单体力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农业

生产中，男女两性生理特征上的客观差异势必造成

其劳动效率上的区别，从而影响其经济地位，造成

女性在经济上依附男性的客观事实。而工商业社会

兴起后，低体力强度、高精细度要求和高人际协调

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大规模出现。在这些岗位上，

传统体力优势对竞争力的影响不再明显，而女性的

细心和人际协调能力甚至使其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

具竞争力，从而开辟了女性经济独立的可能性。而

一旦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女性作为社会群体

的整体地位的提升与政治权益的扩展也就成为了必

然。

总之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它们无非是

由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所塑造，并不存在任何的

神秘性、神圣性、不可动摇性。

 ◇苏　湛：近代科学技术变革与现代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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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讨·

2　现代社会与科学的兴起

现代科学，就其核心而言，是对于现实世界

的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实现这些理解与认

识的方法体系。与前述各种文化要素一样，现代科

学的兴起本身也是工商业社会崛起所导致的结果。

至少有两项重要的变化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

第一项变化是社会教育基础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到社会其

他领域，绝大部分工作岗位是体力劳动岗位，对体

力和经验性技能的要求高，而对知识文化水平的要

求低；少数脑力劳动岗位则主要来自社会管理和运

营领域——就古代中国而言主要是各级官僚机构，

在中世纪欧洲则可能还包括宗教机构和律师、公证

人等职位。这就决定了传统社会必然采取精英教育

体制，将教育资源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极少数精英人

才身上，而放任大多数社会成员保持低教育水平或

文盲状态。中国自古号称重视教育，但是直到清末

1909 年对全国学校进行统计时，各级学校在校生

人数也不过 160 多万 [4]。有人以此为基数推测当时

全国达到“粗通文墨”程度的人口“仅约 300 万左

右”[5]，也就是不到当时全国 4 亿人口的 1%，有

可能估算过低。但是按照毛泽东同志 1930 年对江

西寻乌县的实地调查，这个按当时标准已经可以算

“文化程度并不很低”的地区，在清朝灭亡近 20 年

后，仍只有 5% 的人口识字水平将将达到“能看三

国”的程度，达到“能写信”水平者更只有 3.5%[6]，

则传统中国教育事业的实际水平可见一斑。而按照

传统社会的人力资源需求结构，这恰恰是经济的和

合理的。而且对那些有幸接受高级教育的极少数精

英的训练，也必然是以历史、法律、伦理等涉及

社会治理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的科目为

主——在中国即是经史之学，欧洲中世纪大学出现

后最早建制化的学科则是神学和法律。与自然有关

的自然哲学、博物学，始终被置于极次要的位置上。

尽管这种对自然知识的极度不重视在古代中国表现

得犹为明显，但是在欧洲，尤其在罗马时代和中世

纪前期，情况也并没有比中国好多少。

现代社会则不同，纯粹的低端体力劳动已难

以满足作为支柱产业的工商业部门对人力资源的需

求。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已渗透至工业

生产的每个环节，同时生产的协作性提高，进而导

致强化生产纪律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即便是生

产一线的蓝领工人，也被期望拥有适当的教育水平，

以便他们能够容易地理解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当

然就更不用说工业革命导致的大量新的工程师、发

明家等高级岗位了。由此，文盲率越来越成为阻碍

近代国家工业化的关键要素，逼迫欧洲各国在 18、

19 世纪先后建立了国民教育体系 [7]。与传统社会

中的精英教育相比，国民教育不仅致力于向全体适

龄人口提供系统、可得的教育，而且将教育重点从

人文科目转向了科学技术。最先有意识地建立国民

教育体系的法国政府，在大革命中废止教会控制的

旧式大学后新建起两所大学，一所是纯理工科的综

合工科学校，另一所巴黎高师虽然包含文科部分，

但同样以理工科著称，并且这两所大学建校之初

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法国培养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教

师。而这正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领域的

越来越深的渗透造成的。反过来，科学教育的普及

又直接扩充了科学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更为后来

科学文化从科学工作者群体内部的组织文化扩散为

一种普遍的社会性文化提供了社会基础。

第二项变化是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合流。这

一点早已被奥地利学者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注意到 [8]，只可惜其有生之年未及对这一

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展开进一步讨论，本文尝试

沿着齐尔塞尔的思路略作分析。

在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认识自然、

理解自然的传统和进路。一种是学者传统，或者可

以称为自然哲学进路，古希腊自然哲学是其代表；

一种是工匠传统，或称为技术进路，古代文明中广

泛存在的实用技术知识体系是其代表。学者以求知

为目标，致力于实现对自然本性的终极理解。而对

自然物的精确测量和定量计算在大多数自然哲学家

看来仅是细枝末节的琐碎问题，对揭示真理无所助

益，只有负责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匠人们才需要去

关心这些问题。同时，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自然

哲学家们或者信奉理念论，强调感觉经验的不可靠

性，相信只有依靠理智才能认识真理，进而从根本

上拒斥经验；或者虽然支持经验主义，但只赞同无

介入的观察，认为人类的介入会干扰自然本性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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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总之，他们都不重视定量研究，并反对实验方

法。而工匠以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为目标，尽管定

量计算、实验方法的萌芽等现代科学的要素已在漫

长的技术实践中出现，但由于传统社会中的工匠阶

层地位低微、缺乏必要的知识素养，对于古今自然

哲学家关心的那些问题，他们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

再加上如前所述，教育在传统社会中仅局限于狭小

的社会精英阶层，且这些社会精英大多出身于农业

人口，即所谓的“耕读之家”“耕战之士”，往往

鄙视技艺性的工作，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学者传统

与工匠传统始终格格不入。

而进入近代，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工商业阶

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成为社会统治阶层

的中坚。文艺复兴以来，工匠越来越普遍地获得

受教育机会，进而，学校教育日益成为培养优秀

工匠——现在应该称之为工程师——的标准程序。

在此背景下，出身于工商业阶层、熟悉技术知识

的学者和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精通自然哲学的工

匠都出现了。工程师们早已熟悉的精确化、定量

化原则与实验方法由此被引入到自然哲学问题的探

究中，从而引起了以形而上方式进行定性讨论的自

然哲学向以数学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现代科学转

变。与此同时，曾经被视为高深玄虚的自然哲学知

识也被运用于工程技术实践，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深刻震撼了工程师们。自然哲学与技术从此一改老

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开启了密切合作的时代。这种

合作又反过来加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巩固

了近代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统治地位，进而使社会

大众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在促进社会福祉

方面的价值，推动了社会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以及

科学事业本身的职业化进程 [9]。而现代科学文化

也在这一职业化进程中、在古典学者传统与工匠

传统的交融中逐渐成形。

3　现代文化的科学文化内核

英国历史学家 H. 巴特菲尔德（H. Butterfield）曾

指出，科学革命“改变了物理世界的图景和人类生

活本身的结构，同时也就改变了甚至在处理非物质

科学中的人们惯常的精神活动的特点。因而，它作

为现代世界和现代精神的真正起源赫耸现出来。”[10]

现代科学文化，尽管最初是形成于近代科学研

究者群体中的一种精英文化，但随着科学的普及传

播，随着作为社会文化主要引领者的知识分子阶层

普遍被新科学认识和新科学方法所征服，科学文化

的影响逐渐扩散，最终对社会文化造成了不可逆转

的改变。18 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启蒙运动就是这样

发生的。

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深

刻渗透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成为任何一种成熟的现

代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这首先是由社会文化的载

体决定的。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工商业经济基础

决定了对国民进行普遍的科学教育的必要性。而且

无论民族和信仰，任何现代国家的科学教育只能基

于唯一的科学体系，那就是发源于 16、17 世纪欧

洲的现代科学体系。因此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其

社会成员必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一些科学训练、

对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有一定了解，并被这些训

练和认知所塑造。正如现代人在遭遇疾病时首先想

到的是病原体而不是恶魔，事实上，科学早已内化

到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科学文化的部分内

容，如理性、逻辑、现实主义等，也早已内化到很

多人的思维方式中。文化的载体是人，现代科学对

社会成员的普遍浸染是导致科学文化成为社会文化

核心组成部分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自然科学在解决认知问题和实践问题方

面表现出的有效性和高效率，使其成为其他知识领

域，乃至其他社会事业竞相模仿的原型。如传统的

“经世致用之学”，通过引入自然科学的数学工具

和实证原则，演化为今天的社会科学。现代科学的

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层次性的思维方式，也

被广泛引入到工厂、学校、军队等社会组织的运营

管理中去，乃至被寻常百姓应用到生活中各种问题

的分析和解决中去。这种对科学的普遍模仿，推动

了整个社会文化向科学文化的样式演进。

最后，科学作为现代社会核心生产力的地位，

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可能脱离科学技术而存在，也决

定了科技知识分子群体——包括科技前沿的开拓者

和维持社会各部门正常运转的工程师们——将长期

作为社会中坚阶层的稳定的一角，从而确保科学文

化长期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应该看到，现代文化走向科学文化的道

路并非一蹴而就。现实中一个社会的文化也绝非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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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式的、仅仅由这个社会当下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

况决定，而不受其历史形态影响。事实上所有当下

文化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文化传统，以及

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都会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没有历史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完全割裂一个国家的

文化传统，从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中把传统完全剔

除，也是不可能的。

但在讨论传统对当下的作用时，同样应该看

到，不同传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某些传统文化，

虽然形成于农耕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但至今仍然

是现代工商业社会赖以存在的保障，如重信守诺的

契约精神、与人为善的仁爱精神。另一些传统文化，

尽管在今天已不复当年的实用意义，但对现代社会

而言也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还有助于增进社会文

化的丰富性、增进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如形

成于农耕时代的各种节令、习俗，虽然对居住于城

里的现代人而言已不再具有指引农事活动周期的价

值，但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现代中国

人仍然普遍乐于继续遵循这些习俗、欢庆这些节日。

但还有一些所谓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与现代

工商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其基础是蒙

昧、盲信和非理性的；其方向是退步的、落后的，

是与增进对真理的认知和促进社会福祉这一人类发

展的总体方向背道而驰的。

迷恋最后这一类所谓的“传统文化”的现象，

不仅在中国存在，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发源地欧洲、

美国也广泛存在。诸如在美国早已饱受诟病的反

进化论、非理性主义、宗教狂热等现象，近些年

来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大有回光返照之相。

而在我国，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

在温饱之余，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

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

认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然而正是利

用了人民群众的这一心理需求，部分早已在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被淘汰的沉渣，包裹上“传统文化”

的外衣，竟再次登堂入室，或打着传统宗教信仰

的旗号，或以“读经”、“女德”为名，宣扬的

皆是农耕时代、蒙昧时代君臣父子、三从四德、

宗教虔信的一套。这不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背道而驰，也从根本上与现代国家对社会文化、

国民素质的要求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最适

合它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形式，那就是科学文化。

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其现代文化

的最终表现形式可能存在多样性，但必然都包括

以下共同特征，那就是科学文化的理性精神、逻

辑精神、现实主义精神，和对人类进步的终极追求。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倒退回传说中的田园牧歌式

的“传统文化”中去已全无可能。这既是因为科

学带来了对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界的清晰、理性的

认识，从而使中世纪的蒙昧和狂信失去了容身之

所；也是因为某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赖以存

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如今已荡然无存，更不可能死

而复生。总之，只要希望分享科学技术带来的红

利，就必然导致社会文化向科学文化演化。要逆

转这一进程，除非完全放弃使用科学技术。如此，

则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亦不可得，终将被世界文

明之林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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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Revolu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Forming of 
Modern Culture

SU 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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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By reviewing how the knowledge about nature, the technology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shaped 
the contemporaneous culture, the reason for those differences is analyzed. The change arose in the interacting 
processes—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ulture of science, which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orld, is a core character of modern cultur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uild up a modern 
country in rejecting the culture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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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ied Executive Positions in US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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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reports show very few Chinese mainland-origin talents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the 
same below) have successfully occupied high-end positions such as CEO-level (the top level) or Executive-level 
(the second-top level) in US enterprise job market. To identify and quantify this issue, this paper calculates and 
compares the exact ratio of the mainland-origin, Taiwan-origin Hong Kong-origin and India-origin, talents of 
272 enterprises from all-sample of US Nasdaq 100 enterprises and Fortune 200 enterprises, start-up founders and 
deans of US top 100 business schools. Some key findings include: 1) Only 8 of Chinese mainland-origin have the 
Executive-level positions in 272 US enterprises, but none of them holds a CEO-level position. 2) Comparing with 
the Taiwan-origin Hong Kong-origin and India-origin, Chinese mainland-origin talents hold much few Executive-
level positions and a much narrower position types in 272 US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e mindset of Chinese mainland-origin immigrant talents hugely differ with the native US. Furth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causes behind the situation and excludes the other two causes.

Key words: US job market; enterprise executive positions; US stock market index enterprises; Chinese 
mainland-origin immigrant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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